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特约刊登

■本报记者 陈瑜

蒋孔阳： 面向未来的美学家

蒋孔阳 （1923-1999）， 著名美学家， 四川万县人。 1941-1946 年就读于中央政治大学经济系。 1948 年进入上海海光图书

馆从事文学方面的编译工作。 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 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副会长、 上海美

学学会会长、 上海市社联副主席等职。 主要著作有 《德国古典美学》 《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 《美学新论》 《文艺与人生》

等， 主编 《哲学大辞典·美学卷》 《辞海·美学分册》 等， 论著辑为 《蒋孔阳全集》。 1991年获 “上海市首届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

◆蒋孔阳最初是学经济的， 大学毕业后按部就班进入银行

工作。 这份一年能拿 18 个月工资的工作， 是当时人们梦寐

以求的 “金饭碗”。 但他反而自嘲自己整天是坐以待 “币”，

乏味难耐。 1948 年， 林同济先生邀请他来到上海海光图书

馆担任文学方面的编译。 欣喜若狂的他， 即便使出 “装病”

这种理由， 也要尽快从银行辞职。 至此，“一颗彷徨不安、不

断探索和追求的心，总算初步有了着落。 ”

【复旦“双引楼”】

◆ “生命是只永不颓蚀的琴弦，待我俩去奏出谐和而永恒的

乐曲。 ”60多年前，20多岁的蒋孔阳与濮之珍一同进入复旦中

文系，一个教《文学引论》，一个教《语言学引论》，被朱东润先

生戏称为“双引楼”。他们在教学相长中成长，一位是上海市第

一届“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获得者，一位荣膺上海市第一

届语言学研究“终身成就奖”。 他们的爱情故事成为复旦的佳

话，学校曾授予二人“比翼双飞”奖。

【不要“金饭碗”】

◆晚年， 许多素不相识的年轻后辈著书后向他索序， 他从

来都是有求必应， 就这样陆陆续续写了 100 多篇序。 这耗

费了他大量做学问的时间和精力。许多学者都说， 若不是为

太多人写序， 蒋先生的 《美学新论》 早在 80 年代就应该完

稿。 家人也因此戏称他是“门诊医生”， “不看主要病人， 专

看门诊”。 但这种 “为他人做嫁衣” 的事情， 蒋孔阳还是坚

持要做。

【“门诊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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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孔阳代表作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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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是什么？ 从古至今所有美学家对这一

问题的反复追问， 建构起了千年来的美学思

想史。 而这， 也是蒋孔阳终其一生孜孜不倦

的求索。 在 1993 年出版的 《美学新论》 中，

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美在创造中。”

与传统美学史中研究 “美是什么” 的本

质主义思路不同， 在蒋孔阳那里， 美不再是

静止的、 固定不变的实体， 而是 “一个开放

性的系统”， 是人们在具体生活实践 、 在人

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中 “恒新恒异的创造 ”。

这一 “以创造论为中心的美学思想， 像一根

红线鲜明地贯穿在他的美的规律论 、 美感

论、 审美范畴论等等全部体系中 ”， 构成了

他 “以实践论为基础， 以创造论为核心的审

美关系学说”。

《美学新论》 的问世， 不仅标志着我国

当代美学中一个新的派别———创造论美学的

确立， 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先生更是评价此书

为 “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总结形态”。

美在创造中
“如果我也谈得上受到过什么

美的熏陶的话， 那么就是我家乡的
那些山，以及山间的泉水、树木和白
云。 ”1923年，出生于四川省一个群
山环绕的闭塞村庄， 幼年的蒋孔阳
自然与一切文艺作品绝缘， 看不到
任何戏曲、电影、话剧和舞蹈。 但他
年轻时就喜欢跋山涉水，常常“如醉
如狂”般地看着漫天的红霞，对着小
溪痴痴的发呆。 正是这些幼年时对
自然美的直观感受， 引领他走上美
学之路， 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一
生的美学追求。

1937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大量新文化新文学的著作涌进万县
街头， 中学时期的蒋孔阳第一次看
到了鲁迅、 郭沫若、 冰心等人的作
品， 也第一次看到了 《大众哲学》、

《中国社会史性质论战 》 一类的书
籍，“它们像闪电一样打开了我的心
扉 ， 使我热爱起文学和社会科学
来”，这让自觉年少时“浑浑噩噩”的
他一下子看到了人生的方向， 在高
中便决定致力于学术事业。

但命运却给蒋孔阳开了一个玩
笑。 1941年，本来想考西南联大的
蒋孔阳因病错过了考试， 只能去考
尚在招生的中央政治大学经济系 。

虽然学校附近有“旖旎的花溪，奔腾
的虎啸口” 这样的美景让他整日徜
徉， 可他对经济系的课却怎么也提
不起兴趣 。 他一有空就扎进图书
馆， 如饥似渴地阅读他喜爱的文史
哲著作。 其中，他尤为钟爱那些“富
有哲理性的文艺作品 ”， 以及那些
“富有文艺性的哲学著作”： 无论是
冯友兰的《新理学》、宗白华的《流云
小诗》《中国艺术境界之诞生》、方东
美的《科学哲学与人生》以及屈原 、

陶渊明等人的诗， 都是滋养他精神家
园的食粮。

在大学期间， 他就曾写信向宗
白华教授请教学问。 宗白华先生后
来回忆道1942年曾收到“一位中学
教员的来信 （蒋孔阳曾因母生病休
学一年，在中学任教）并附有一篇论
文，这位教员和我素不相识，但他的
论文写得很有水平， 我便把这篇论
文刊在《学灯》上……这位当时不知
名的中学教员， 就是上海著名美学
家蒋孔阳先生”。

1946年，蒋孔阳从经济系毕业
后被分配进入一家银行工作。 这份
一年能拿18个月工资的工作，是当
时人们梦寐以求的“金饭碗”。 但他
反而自嘲自己整天是坐以待 “币”，

乏味难耐。 他于是常常请假去南京
中央大学里蹭课， 内心依旧放不下
校园生活。一日，他在夫子庙的旧书
店闲逛， 突然瞥见书架上朱光潜的
《文艺心理学》， 那书名就像磁铁一
样让他再也挪不开脚步，“从此，我
知道天地之间还有一种学问叫 ‘美
学’， 而我自己就朦朦胧胧地爱上
‘美学’。 ”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1948年。 当
时， 著名学者林同济先生邀请他来
到上海海光图书馆担任文学方面的
编译。 欣喜若狂的他，即便使出“装
病” 这种理由， 也要尽快从银行辞
职。至此，“一颗彷徨不安、不断探索
和追求的心，总算初步有了着落。 ”

此后，他向着美和真理不断探索、不
断耕耘，一直到自己生命的终点。

1951年，蒋孔阳应聘来到复旦
大学中文系， 担任文艺理论方面的
教学工作。 来到了更宽广的学术舞
台，年轻的他自然想有所作为，也很
快就在学界崭露头角：1953年，《要
善于通过日常生活来表现英雄人
物》发表，成为他“从事文艺理论研
究的起点”。与此同时，他开设了《文
学引论》等课，并且教学相长，将讲
义编成《文学的基本知识》和《论文
学艺术的特征》两本书，都引起了广
泛反响。 仅仅《文学的基本知识》一
书， 在1957年出版后的几个月内，

就卖了20多万册。 但“缺乏政治敏

感”的蒋孔阳没有意识到，这些著作
在日后留下了隐患。

1960年， 一个普通的早晨，没
有任何预兆， 对蒋孔阳的修正主义
文艺思想的批判开始了。期间，他不
能上课，不能参加相关活动，走在平
时熙熙攘攘的复旦校园，“像走在沙
漠里一样”。终日无所事事的他还买
了月票， 从一辆公交车的起点坐到
终点，再坐回来。就像在城市中找不
到目的地一样， 他深感到，“一个人
生活在社会， 最可怕的是找不到自
己的位置， 找不到贡献自己力量的
地方。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打击，蒋
孔阳最终依旧是依靠对学术的热爱
走了出来， 他自己回忆这段经历时
反而风轻云淡，用他的话说就是“从
震惊到木然，从木然转而释然了”。

他曾在一本书中写下这样一段
话：“我们不能因为知道自己有一天
要死，因此就不生活。我们也不能因
为自己诚实的工作有一天会遭到否
认，因此就不诚实地工作。诚实地为
人类的幸福去工作，是自己的使命，

至于困难和打击， 那就让上帝去安
排吧！ ”这种“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
之事业”的乐观与豁达，成为蒋孔阳
一生的信条。晚年，在《只要有路，我
还将走下去》一文中，他祈望人应当
“像屈原那样工作，不马虎；像陶渊
明那样生活，不计较。 ”

1961年， 蒋孔阳重新开课，改
教西方美学和美学， 这对他来说就
是 “回到了自己的园地 ”———早在
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他就曾
发表 《简论美》《论美是一种社会现
象》 等美学论文， 在当时很有影响
力。1964年，结合教学，他开始撰写
《德国古典美学》一书，完成初稿。同
年，着手翻译《近代美学史评述》，并
于次年译竣。但不久后，“文革”开始
了，这些工作都陷入停滞。尽管学术
工作停摆， 但他还是利用可能的时
间潜心学问，一本重要的著作《先秦
音乐美学思想论稿》（1986）就是他
在文革后期 “靠边”“靠” 出来的 ：

1975年， 他从崇明干校回到复旦，

但还不能教书，成了“闲散”分子。利
用这个机会，他天天跑到图书馆，阅
读各种有关先秦音乐美学的古籍资
料，逐步搜集整理起来，就有了该书
的初稿。 这种坚持 ，也最终换来了
文革结束后的 “厚积薄发 ”。 仅在
1980年一年间 ，包括 《德国古典美
学 》《近代美学史评述 》《形象与典
型 》《美和美的创造 》《中国古代美
学艺术论文集 》在内的五本书同时
问世。 许多人盛赞他的神速， 他却
说，“他们哪里知道，这‘神速’是多少
年的汗水和泪水、 经过多少年的积
压，而后形成的。 ”

80年代，蒋孔阳迎来了学术人
生的“最佳时期”。 作为“美学热”的

参与者和重要推动者，他的《德国古
典美学》 和 《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
稿》一经问世，就在学界产生了重大
影响， 被认为是中西方美学断代史
的拓荒之作。其中，《德国古典美学》

更是被誉为“美学热”中“美学知识
传播的经典论著”。但他的研究并不
止步于美学史，而是进一步向“科学
的高峰”攀登，开始从理论高度总结
和反思美学的原理问题。 1983年，

他正式开始撰写《美学新论》这部耗
时长达10年， 凝结了他毕生美学思
考的著作。这部著作的问世，标志着
我国当代美学中一个新的派别———

创造论美学的确立。

但学术的精进终究抵不过岁月
的流逝。 晚年， 蒋孔阳身患帕金森
病，行动变得不便。但他却依然怀着
一颗“把生活燃烧起来的心 ”，用积
极的人生态度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和
工作。最后十年，蒋孔阳发表了近百
篇学术论文，出版了《美学新论 》和
《文艺与人生》、 自选集 《美在创造
中》和《美的规律》，主编了 《哲学大
辞典·美学卷》、《西方美学通史 》等
大型学术工程。 而即使到了生命的
最后一刻， 他心心念念的还是美学
的学科建设问题，还想着出院后，再
将《文集》的稿子看一遍……

美是什么？ 从古至今所有美学
家对这一问题的反复追问， 建构起
了千年来的美学思想史。而这，也是
蒋孔阳终其一生孜孜不倦的求索 。

在1993年出版的那本 《美学新论》

中， 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美在创
造中。 ”

“看似普通的一句话，却是当代
美学一个巨大的推进和突破。 ”蒋孔
阳的学生、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朱立元这样说，“在传统美学史中 ，

美学家们往往试图为‘美’找到一个
最恰当最完美的定义。 可是美太丰
富、太复杂了，任何定义都不过是一
得之见。而蒋先生突破了研究‘美是
什么’ 的本质主义思路， 开始思考
‘美是如何生成的’这样一个事实上
关乎‘美的存在’的问题。 这是对近
代西方认识论美学的重大扬弃。 ”

因此，在蒋孔阳那里，美不再是
静止的、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 “一
个开放性的系统”，是人们在具体生
活实践、 在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中
“恒新恒异的创造”。在此基础上，他
提出了“美是多层累的突创”。 他曾
以星空为例来说明： 群星璀璨的星
空自然是美的， 但这种美是如何创

造出来的？ 当然，首先要客观因素的存
在， 有星球群、 有太阳光以及黑夜的环
境；其次还要有文化历史所积累下的
各种关于星空的神话和传说，这些星
球的美才富有更多意蕴；最关键的还有
观赏星空的人，他们各自所具备的心
理素质、个性特征和文化修养，会使
他们在观赏同一片星空时 ，品味出
不同的韵味和美 。 “这样， 星空的
美，是由多种因素、层层积累，到了
条件都具备的时候， 然后突然创造
出来的。 好像发电的设备都具备了，

然后电钮一揿，电灯便亮了一样”。

这一 “以创造论为中心的美学
思想， 像一根红线鲜明地贯穿在他
的美的规律论、美感论、审美范畴论
等等全部体系中”（童庆炳语），构成
了他独树一帜、 恢弘气派的思想体
系，即“以实践论为基础，以创造论
为核心的审美关系学说”。

“以今天的眼光审视20世纪中
国当代美学史，有些学者曾诟病，把
美学认识论化， 是中国当代各派美
学难以取得新的进展的主要原因之
一， 其中把蒋孔阳先生的美学思想
也囊括其中，我认为是有失公允的。

他的美学思想已经突破了单纯认识
论哲学的窠臼，是一种通向未来的、

生机勃勃的美学，对我们今天建设、

发展美学学科有着重要的启示作
用。 ”朱立元这样说。

在蒋孔阳的理论大厦里， 美是
一个开放的体系，是“恒新恒异的创
造”。 对待学问，他也始终秉持着一
种开放的态度。 谈及撰写 《美学新
论》的感想，他曾说：“人生在不断前
进， 不断创造， 学术更应当不断前
进，不断创造。 在这前进和创造中，

我们固然要道通为一，‘一’以贯之；

但我们千万不能固执于 ‘一 ’，蔽于
‘一’，以致陷在‘一’的死胡同里。我
们要条条道路，广通天下！ ”在他看
来，真理不是现成的结论，而是一个

历史的发展过程， 他特别服膺马克
思的一句话：“真理占有我， 而不是
我占有真理。 ”因为并不认为自己占
有真理，他总是感到自己的不足，总
是虚怀若谷地张开双臂， 去听取和
吸收别人的意见。

在50年代“美学大讨论”时期，

有人问蒋孔阳是哪一派？ 是朱光潜
派？ 或是其他派？ 蒋孔阳明确地回
答：“我从每一派那里， 都学习到了
很多东西。但它究竟属于哪一派，我
却说不清楚。就好像呼吸空气，我很
少注意哪些是氧气， 哪些是二氧化
碳，我只是呼吸罢了。它们营养了我
的身体，我就感到满足了。 ”

正是这种海纳百川、 博采众长
的学术品格，成就了他“综合百家之
所长”、兼收并蓄的理论体系。 从理
论来源看，蒋孔阳的《美学新论 》以
马克思的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为基础，综合吸收了他之前的研
究对象包括先秦诸子、 康德、 黑格
尔、马克思、朱光潜、宗白华等人在
内的美学思想，在中西对话、古今转
换的宏大视野下，将中、西、马美学
思想融会贯通， 逐渐建构起自己的
美学理论体系。 “这是一种不设框
框， 善于吸取人类一切有价值的思
想， 因而具有生命力的美学”（钱中

文语）。这种美学研究中的对话思维
方式，也为21世纪美学研究范式的
创新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正因为这
样， 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先生曾评价
《美学新论》为“中国当代美学研究
的总结形态”。

尽管在上世纪80年代，学术界

就已公认，蒋孔阳的美学思想自成
流派，但他自己却始终秉承着一种
“理智的谦逊 ”，素来不以什么 “名
家 ”或 “大师 ”自居 ，更不标榜自己
是美学领地里的真理桂冠占有者 。

蒋孔阳的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
授郑元者说 ：“蒋先生很反感被归
入任何派系 ， 对做学问所存在的
‘派系’问题也予以过批判。 他始终
认为学问应以真理为线 ，而不是以
派性和门户为线。 当别人把他作为
研究对象时 ，他总会随后就说 ‘研
究的对象太普通’之类的话。 ”

朱立元也回忆起这样一件往
事 。 在 《德国古典哲学 》刚出版之
际 ，他曾在 《复旦学报 》上发表了
一篇长文评论 ， 在称赞 《德国古
典哲学 》的同时也提出了四点批
评 。 当时在日本访学的蒋孔阳看
到后立刻回信 ，称赞他 “追求真理
的精神值得学习 ”，而对他的批评
还 “太客气 ”，自己 “有机会一定加
以修改 ”。 “蒋先生对学术的这种
热忱和谦逊让我终身难忘 。 ”他这
样说 。

为学是这样 ， 为人上更是如
此。 为了美学的发展他尽其所能 ，

特别是对后生关爱有加 ，放下自己
的工作也要为他人 “做嫁衣 ”。 晚
年，许多素不相识的年轻后辈著书
后向他索序 ， 他从来都是有求必
应。 “都是搞美学或文艺理论的，答
应了这个，推辞了另外一个 ，不好 ，

于是我办得到的 ， 我都尽可能答
应 ”， 他就这样陆陆续续写了100

多篇序。 为了写序 ，他要读动辄几
十万字的原稿，这耗费了他大量做
学问的时间和精力 。 许多学者都
说 ，若不是为太多人写序 ，蒋先生
的 《美学新论 》早在80年代就应该
完稿。 家人也因此戏称他是 “门诊
医生 ”， “不看主要病人 ， 专看门
诊”。 但这种“为他人做嫁衣 ”的事
情 ，蒋孔阳还是坚持要做 ，因为他
觉得 “目前的学术界不是著作太
多，不是水平太高，那么相濡以沫 ，

相互鼓鼓气，这对于繁荣我国的学
术，不是非常必要的吗？ ”

这种真诚和奉献的精神 ，贯
穿了蒋孔阳对学术 、对真理 、对美
的追求之中 。 他学术之进取和为
人之宽厚， 相互之间早难以分离 。

文艺理论家钱中文曾这样总结蒋
先生的学术和人生 ：“蒋先生与现
今的不少美学家的不同之处 ，就在
于把美学理论的求新 ，与他作为人
的自身的完美追求 ，水乳交融地结
合了起来。 这意味着他把自身的生
命意趣， 投入了人生价值的追求 ，

在美的理论的提升中 ，也增进了探
求者自身作为人的觉醒 ，自身人格
的升华，从而成为我们时代的真正
的智者。 ”

契诃夫曾经说 ， 人越靠近真
理，他就越单纯，越容易理解。 蒋孔
阳的一生 ，不仅是探寻美 、探寻真
理的一生，也“知行合一”地诠释了
什么是人格美、 什么是美的人生 。

正如蒋先生在 《且说说我自己 》一
文中对自己的总结：

“我是一个书生，百无一用。 我
唯一的用处是读书 。 读书的目的 ，

是要增长知识 ，明辨是非 ，活跃思
想，探寻真理，提高人的价值。 但人
的价值 ，不在于战胜他人 ，夺取个
人的桂冠 ，建立自己的体系 ，而在
于把自己提高到宇宙社会中来看 ，

让人认识到天地之大 ， 人生之广
阔，真理不是一个人独占或包办得
了的。 我们应当像庭前的阳光和绿
草一样 ，多作奉献 ，把生命和美奉
献给人间。 ”

爱上美学，一颗彷
徨不安、 不断探索和
追求的心总算有了着落

像屈原一样工
作， 不马虎； 像陶渊
明一样生活， 不计较

他的美学思想自
成体系，是一种通向未
来、生机勃勃的美学

像庭前的阳光和
绿草， 多作奉献， 把
生命和美奉献给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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